
总以为，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性。如果
不是因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沧州这
块土地，沧州不知要失却多少繁华，多少
美。

古人云，智者乐水。水是人类生命的
源泉，它孕育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可以
说大运河是一条福气之河，运气之河，沧
州则是因河而生，由河而兴。大运河流过
的地方也必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想象着古时大运河上的高桅大舵，
帆影桨声，两岸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商
贾云集，叫卖声声，这一切不知给古沧州
带来多少繁华，多少生机。古时运河两岸
种植着青葱的菜蔬，莳养着艳丽的花草。

“高柳繁阴槛可凭”“开筵夏木到窗平”的
南川楼，“归鸟如云过，飞星拂瓦流”的清
风楼就屹立在运河岸边……正如沧州学
者李学通先生在《运河与城市》里写的那
样“运河有情，浮舟送渡，世代传承，孕育
出这一方人物‘镖不喊沧州’的硬气；地
浪天涛，厚德载物，与世长存，繁华了运
河两岸的城市乡村”。

20世纪 70年代，因水资源枯竭大运

河丧失了航运能力。后来的某些时段，由
于河水干涸，河床淤积渐渐变浅，两岸垃
圾遍地，我们仿佛看到了母亲河在哭泣。

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全力打造运河
景观带，把沧州的母亲河装扮得更加灵
动美丽。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版图中
要把大运河打造成流动的乐章，弹奏出
沧州古老的风韵，使现在、过去和未来交
相辉映。

几年来，政府下大力度克服一切困
难，加快两岸拆迁改造和工程建设进程，
对河道进行了全面的清淤治理。随着运
河景观带示范段工程的逐步竣工，治理
后的大运河已然成为了一张亮丽的沧州
名片，千年古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
力。

如今的大运河干净、清澈，宛若一条
矫健的游龙在沧州主城区横穿而过。雕
刻着精美图案的大理石亲水平台和傍依
在运河两岸的滨水步道，让人们更近距
离地感受到运河的清新与清凉；城市街
道笔直宽阔，四通八达；新建高楼挺拔气
派，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坐落在沧州城

区西部的大型体育馆、国际会展中心、沧
州规划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地标性建筑
宏伟绮丽；一座座美丽的生态园林相继
建成，其中以 120 吨威武铁狮著称的狮
城公园，如诗如画的名人植物园，风景
宜人的运河公园，以及有着“露天狮子
博物馆”之称的百狮园……已经成为狮
城人休闲时必去的旅游打卡地。随着运
河东岸朗吟楼、南川楼的复建成功，与
运河西岸的清风楼成为新的文化符号
与标志景观。登楼可临风望远，把酒邀
月，举目星河，可谓美哉！

望着繁华的城区以及宽阔的街道，
曾经那个“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公园一
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的老沧州早已隐
入历史的尘烟。走在这高楼林立、朱窗绮
户的街市，穷困落后的过去已经化为浮
云流水，成为永不复返的沧桑。

去年9月，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游
船通航，相隔46年，再次有船只穿行在运
河的碧波上，船上游人坐品清风，手抚秀
水，恍如舟行在梦中。“长河日暮乱烟浮，
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

明月过沧州。”一首清代著名诗人孙谔的
《夜过沧州》让人身临沧州运河的秋日夜
色中，感受岁月的烟尘。明月还是那轮明
月，而大运河却在历史云烟变换中悄悄
焕发了新颜！

如今的运河景观带示范段，水能行
船，船能载人，人能看景。运河上廊桥相
连，槐柳依依，烟水四季。有了这样一湾
清澈的河水，有了这样两岸如画的风景，
狮城人可随时泛舟河上，在浆声里品味
古沧州的淡水烟岚。此时此刻，不知有多
少人的心中会轻轻涌起一句话：多么有
幸，我们能临河而居。

有幸临河而居
□胡瑞杰

胡瑞杰

笔名林荫一梦。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沧州市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诗选
刊》《诗词月刊》《河北日报》《河北教育
报》等报刊。参加河北省第四届青年诗
会，出版合著诗集《丢失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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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春归处
□末子

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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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还是风吧，仿佛日里夜里想了很
久，忽而见了面，一脸的灿烂。那温润的款
语，从头发丝儿绕到脚后跟，真是的，麻酥
酥的，一波一波地来去，真的要欢呼雀跃
起来呢。这是等了多久的温柔？就连弯转
着河床的路面，仿佛也被吹软了，如如地
延伸开去。粼粼的波痕仿佛化成回旋的雾
气，随着微风摆动，飘过河的岸边，在树间

草隙低声细语、耳鬓厮磨。当我们飞跑着
狂追的时候，不知风是躲在阳光的背后，
还是钻进了河床的水底，幻化得无影无踪
了。

欢腾的春光，随着太阳的升高而激
荡，清冽冽的空气有了甜丝丝的味道。向
北，泊头禅寺伫立在旷日的晴空，伸展着
尖尖的屋脊；向南，阳光噗噜噜地从上至

下贯满全身，剩余的光影都留给身后菩
萨佛陀荣耀的金身。就这样，风儿隐退，
光粒子便一圈一圈涤荡开去，顺着那些
波痕与远山，跟随着运河一同去了远方。
倒是那些村落，安安静静的，像泊在大海
上的船。

看吧，有了风的指引，阳光的敦促，运
河舒展起腰身，沿着曲折的河床，追溯着
远古的记忆。我们一边行走，一边指认每
一段风景，呼唤每一个乳名：永济渠、御
河、卫河、南运河、漕河,它们伴着新生的
运河，一起回归了久违的故乡。一份份清
晰的印记烙印在这座城市，并顺着沧州市
区、南皮、泊头、东光，吴桥等一直向南延
伸。遥想当年，乾隆皇帝五次南巡，四次往
返皆经沧州，这是沧州段运河何等的荣
耀，因之产生御河路、御河新城、御河春酒
等响当当的名字。漕运的根植，运河担起
更深广的使命，自明清以来，长芦盐、金丝
小枣、泊头鸭梨等丰富的物产，通过流河
驿、砖河驿、新桥驿等驿站，流向全国各
地。元人严光大曾记到，“舟至长芦镇，土
人云燕京”。

运河像画师一样雕刻记忆，也随着
开发建设重新复活。那些曾经的驿站繁
华、曲水流觞并未消散，只是用一种更
优雅的方式，回归母体。比如胡家嘴、鲍
家嘴；城北有东花园、西花园，城南有佟
家花园等。走进市区，便有清风楼、朗吟
楼、南川楼，它们是运河吟咏的一首新
诗，我们脚步轻盈，像把时光的剪影重
新梳理归档。

我们无法用眼睛丈量土地，也无
法用稚嫩的心，揣度千年历史的纵深。
那只从运河出土的沉船，在曲折的树丛
后面，在伶俐的小草与尘土之间，我们
看见凹凸的褶皱、沉积的淤泥和石块，
以及在沉寂与喧嚣间刮过的风。“历史
见证”被送进博物馆，它们锈迹斑斑，釉
绿的青苔裹挟着河床的记忆，星星般闪
耀着“风华”。散落的瓷片，釉色鲜明，线
条柔和，泛起淡淡的晕染与光泽。珍藏
起这些瓷片，就像捡起遗落的叹息，在
河岸哗哗作响。

走累了，我们在小桥旁的枯树墩上休
息，吃着自带的干粮和咸菜。沿岸村庄的
名字，唯有“运河人家”最是贴切。阳光里，
它们像睡熟的孩子，依偎着静默的运河。
推开门，淙淙的流水从门前经过；打开窗，
水雾弥漫的江南便踏歌而来。正午时刻，

几位老大爷约好般，背靠着一截石灰墙，
在马扎上打坐。四季锁定风霜，脸色古铜
般沉寂，遥远的记忆在目光里延伸……

看向远方，几条狗正在树林里飞奔，
像在田野遗落了什么，由它们翻找出来。
叽喳的鸟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从一
片树林飞向另一片树林，没有它们，春天
该何等的寂寥？一群山羊被牧羊人赶着，
沿着运河行走，堤上，堤下，它们专注于刚
钻出地皮的蒿草，唇齿间流溢着绿色的汁
液。穿过田野的运河，就像孕育诗意的温
床，一舟一水，一草一木，平添几多妩媚；
一字一句，一吟一咏，令后人回味无穷。

“过花看鸟起，举网听鱼声”，便是对运河
最真实的写照吧。

回程时，我们背着巨大的太阳行走，
运河瘦弱而硬朗的脊背逐渐清晰，人则像
俯卧在一条巨蟒之上。“河波曲曲复湾湾，
一日舟行几往还”，脚步随阳光西沉，思想
在午后二三点，变得空泛而自由。行走不
是目的，更像一种确认和寻找，确认生命
中恍然若梦的瞬间，寻找心灵无法释怀的
牵系。终于懂得，行走是你生来的使命，你
需要以这种方式和世界对话，与自己和
解，你听——运河桥上童谣起：“小小铜锣
圆悠悠，学套把戏走江湖。南京收了南京
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
河两岸度春秋。”

第二日，白色成为万里江山的主题。
春姑娘穿上一身素衣，更加袅娜地飞舞，
变得轻盈而透明。没记错的话，前些日子
一些朋友冒雪走运河，那样的美，只从图
片窥得一二。巧得很，这次像补足缺憾似
的，雪又姗姗而来，用一世的柔情，滋养
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明丽的回忆中，在诗
人极致的想象里，飘起一场纷纷扬扬的
大雪，那么温柔冷峻，那样山河契阔，等到
长日尽处，春满枝头，运河之水便迤逦而
来……

·语丝

阅读中感悟一种生活，写作中享受另一种生活。 ——赵敏


